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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2 月 13 日至 18 日，“兹游奇绝

——曾经纬书画展”在香港中环集古斋展

览厅举行。围绕本次展览，相关评论、报道

与专题内容相继发表于多家在国家或国际

层面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主流媒体平台，包

括中国网、艺术中国、雅昌、凤凰网、橙新

闻、凤凰北美、搜狐、华人头条等网络媒体，

艺术类专业报刊《美术报》，以及国际电视

媒体凤凰卫视美洲台。这些媒体长期面向

跨区域公众、专业艺术界与学术社群，对重

要文化事件进行持续报道，使《兹游奇绝》

在展览期间即获得国家与国际层面的公共

关注与专业回应，并由此进入一个具有广

泛可见度与跨地域影响力的传播体系之

中。作为一家长期面向国际藏家与专业观

众、在中国书画领域具有稳定声誉的展览

机构，集古斋为本次展览提供了一个兼具

学术可信度与国际可见度的展示平台。展

览集中呈现旅美艺术史学者、书画家曾经

纬近年来创作的 60 件作品，涵盖书法、山

水、花鸟与人物等多个主题。作为一场在

香港这一国际艺术枢纽举办的个展，《兹游

奇绝》不仅面向本地观众，也同时进入一个

以当代艺术话语为主要参照框架的国际观

看语境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艺术形态

高度多元、视觉类型极为繁复、当代艺术与

全球艺术市场高度活跃的城市中，本次展

览并未依赖新奇题材或形式拼贴来建立存

在感，而是以一种低调而稳定的文人书写

方式展开。这种选择并非保守或回避，而

是一种具有自觉性的立场判断：艺术家并

未将国际化理解为风格上的折衷或策略性

的迎合，而是选择以中国传统艺术所形成

的文人笔墨体系，直接面对跨文化语境中

的专业审视与比较。

正是在这一由多重文化判断构成的国

际观看平台之中，作品对中国文人艺术精神

的深度扎根反而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无

论是山水中的空间经营、题诗与书法之间的

内在关联，还是笔墨结构中所蕴含的修养意

识与价值取向，都显示出文人艺术并非一种

只能在封闭传统中成立的历史样式，而是一

种具备开放解释潜能的艺术方法。通过在

香港这个国际化的语境中呈现，这种方法得

以被重新观看、被重新讨论，也被置入更为

广阔的艺术史与当代文化讨论之中。

因此，《兹游奇绝》的意义，并不止于一

次个人艺术展览的完成，而在于它提出了

一个值得持续思考的命题：当中国文人艺

术进入当代乃至国际公共文化空间时，它

如何在保持自身审美结构与精神内核的同

时，与不同文化体系展开有效对话。展览

所呈现的，并非对传统的复古式回溯，而是

一条以创作为起点，通过研究、展示与跨文

化传播不断延展其公共可见度与解释深度

的实践路径。

从这一意义上看，《兹游奇绝》所呈现的

文人书写，并未因置身国际语境而失去根基，

反而在跨文化比较中，清楚地显现出中国传

统艺术作为一种成熟审美体系所具备的持续

生命力与当代意义。这种实践虽不喧哗，却

为文人艺术在当代世界中的重新定位，提供

了一个清晰而可被认真对待的案例。

这一问题首先体现在艺术家如何以

中国文人笔墨回应西方自然经验。展览中

的“美国八景”系列，取材于北美不同地域

的自然景观，却并未采用写实或风景画式

的再现方式。例如以黄石公园七彩池为题

的一幅作品，化用唐代杨升的没骨法，将地

质景观的色彩与层次转化为笔墨的节奏与

气息流动。画面并不强调视觉奇观的冲

击，而更注重结构的内在平衡，使异域山水

得以进入中国文人山水的观看方式之中。

这种处理并非为了突出文化差异，而是以

成熟而自洽的笔墨方法回应陌生对象，使

不同地域的自然经验在文人艺术的结构中

获得可对话的位置。

在此基础上，展览进一步指向一个更为

核心的问题：当中国文人艺术面对外部质疑

时，它是否仍能坚持自身的审美立场。这一

点集中体现在作品《笔走龙蛇》中。该作源

于艺术家在海外艺术机构的一次真实遭遇，

当对方直言“中国书法并不适合在美国展

出”时，他并未展开理论辩驳，而是当场挥笔

绘成两株红色的松树。红色在此并非自然

再现，而是一种有意识的取舍，正如苏轼所

言“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对于习惯以

形似或材料理解艺术的观看者而言，这样的

表达或许并不直观，但恰恰正是这种不以形

貌取胜的表达，才真正体现了中国文人艺术

气韵生动和自我表达的审美取向。尽管作

品使用的是西方常见的媒介，其笔墨的运行

依然立足于文人艺术自身的逻辑，从而显示

出这一传统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稳定性与

独立性。《笔走龙蛇》由此更像是一种克制而

明确的回应：在不同文化环境中，中国文人

艺术并非只能作为被解释或被修饰的对象，

而依然可以以自身成熟而完整的语言，进入

当下的国际艺术语境。

展览中另一件引人注目的作品，是描

绘密尔沃基冬日送学情景的水墨。画面取

材于艺术家与女儿在严冬清晨踏雪而行的

日常经历：父亲以背顶风，倒行而走，以保

护女儿不受风雪之侵。题跋中，艺术家将

这一身体经验与书法用笔相联系，由此体

会到“逆锋顶纸”所需的力量与定力。这种

体会并非来自临帖或理论推演，而是在与

现实环境的反复对抗中逐渐形成。值得注

意的是，“逆锋顶纸”在此不仅是一种技法

层面的用笔选择，也隐含着一种姿态：在并

不总是友善的文化环境中，文人艺术并非

随势而流，而是以自身的节奏与尺度，保持

独立而清醒的行进方向。生活经验在这里

并未被抒情化，而是转化为对笔墨实践的

切身理解，延续了文人艺术中由行旅、困顿

与日常生成艺术体悟的传统路径。

在展览的诸多作品中，一组梅花题材

的创作与一件书写杜甫《寄题江外草堂》的

书法作品，形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内在呼

应。这些作品多完成于海外，却并未以乡

愁或怀旧作为主要情绪指向。画面取景简

约，老梅疏枝立于空白之间，用笔坚实而内

敛。题诗中反复出现“孤山”“林处士”等意

象，使作品自然指向中国文人传统中关于

自守、清节与人格修养的精神谱系。与之

并置的杜甫诗书法，则进一步将这种精神

取向明确化。杜诗气息深沉而格调古厚，

既有身处困顿的现实感受，也保有“放歌破

愁绝”的精神张力。艺术家在题跋中直言，

旅居异地之初，生活艰难、环境陌生，甚至

其书写被误解为“丑书”、“鬼画符”，但正是

在这种不被理解的处境中，他反而更清晰

地体认到杜甫诗中所蕴含的那种不因境遇

而移志的力量。梅花的清寒与杜诗的沉

雄，在此并非彼此装饰，而共同指向一种文

人立场：无论身处何地，文人艺术所依托

的，并不是外在环境的认同，而是内在精神

的自持与自明。

正是在这样的实践脉络中，其创作获

得来自不同学术与艺术领域的积极回应与

评价。原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曾来德两次

为其作品题写“民族情怀”，指出其艺术在

当代语境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立场；北京大

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为《威斯康辛大学作

明遗民册》题“光照空中楼”，强调其作品在

历史意识与现实处境之间所形成的精神张

力；西泠印社副社长朱关田则为其在普林

斯顿大学创作的水墨花鸟册题“所向无空

阔”，点出其笔墨在异地展开时所呈现出的

开阔气象。此外，著名书法家沈鹏先生亦

为其作品《月夜清谈》与《幽涧松寒》题跋评

述，称其画境“幽静出世，皓月当空，碧天如

洗，笔墨之渲染自有言也”，并指出其用笔

“笔墨多变，有宋明意”，从笔墨气象与传统

渊源两个层面，对其文人绘画的成熟度与

历史自觉作出高度概括。这些评价并非针

对单一风格或形式，而是集中指向一个共

同的话题：通过持续而系统地呈现文人艺

术的精神内核，并结合策展、出版与公共教

育等多重实践，其创作显示出中国文人艺

术在海外语境中的一种当代表达路径，也

体现了艺术家在跨文化交流中对传统精神

的长期投入与耐心探索。

从整体来看，“兹游奇绝”并非一次以

视觉刺激或风格混合取胜的展览，而是通

过具体作品展示文人艺术在当代语境中可

能采取的工作方式：既不回避现实处境，也

不依赖形式更新，而是通过笔墨、题诗与经

验的反复锤炼，使传统方法在新的环境中

保持可用性。

在当代香港这样一个绘画类型高度

多样、艺术趣味快速更替的环境中，文人艺

术往往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这种边缘

化，并非只发生在欧美语境，在华语世界内

部同样存在。正因如此，曾经纬的实践显

得并不轻松，却具有现实意义：他并未通过

风格妥协来换取可见度，而是通过持续创

作，并结合策展、出版与教学等方式，使文

人艺术得以被放置在更清晰的知识与公共

结构中加以理解。

金耀基教授在展览开幕时的讲话强调：

“看今天你这个展览，将会决定在一个中外

艺术品种多得不得了的时候，中国文人画这

一特有的一种艺术的精神和价值，将继续以

强大的方式流传。”并进一步指出：“正因曾

经纬以其深厚的定力与开阔的格局，持续探

索并实践文人画在当代的有效路径，《兹游

奇绝》便超越了单纯的个人作品展示。它实

质上成为一份有力的文化宣言：文人画这一

传统并未终结，文人精神在当代语境中依然

能够焕发新的生命力，并重新构建其独特的

话语空间。对于当代观众与文化界而言，关

键问题或许已不再是‘文人画是否古老’，而

在于它是否依然能够提出真切的时代问题、

建构独立的审美价值，并最终映照出创作主

体的人格境界。而《兹游奇绝》通过其作品

的整体气象、展览所获得的专业声望、评论

界与媒体的积极反响，以及与重要文化机构

后续关系的深化，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明

确而肯定的回应。”

因此，“兹游奇绝”的意义，并不止于一

次个展的横跨中西的声誉，而在于它展示

了一种可以被深入探讨的艺术话题：在海

外经验不断加深、文化交流日益复杂的当

下，中国文人艺术并非只能作为历史对象

被回顾，也可以作为一种积极活跃的艺术

表达方法，进入跨地域、跨文化的当代公共

视野。正如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沈揆

一教授所说的：“在我看来，此次展览以极

高的完成度体现了跨文化语境中的文人美

学：它并非停留在表层的融合，而是立足于

历史根基之上的一次更新，使中国文人艺

术实践得以作为一个平等的对话主体，进

入全球艺术话语体系之中。”所以，这种实

践或许并不喧哗，却通过在不同文化语境

中的持续呈现与讨论，使文人艺术得以在

国家与国际层面的文化讨论中被重新理

解，并为其在当代语境中的继续展开，提供

了一种全新而富有生命力的可能。

在海外语境书写文人之笔
——由《兹游奇绝：曾经纬书画展》到中国传统
艺术的跨文化传播
■黄坤尧（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教授，香港能仁专上学院教授）

曾经纬 美国八景 集古斋展览现场曾经纬 美国八景 集古斋展览现场

曾经纬 普林斯顿大学演示青藤画册

40×32.5cm×10 水墨 旧高丽纸 2022年

曾经纬 幽涧松寒 44×39.5cm
水墨设色 旧皮纸 2020年


